
海 外 傳 衣 鉢
———李穡《牧隱詩藁》的唐詩

接受與物候感知

廖美玉

提　 　 要

李穡年十四始學詩，善於觀察及摹寫自然物色，以詩作爲記

憶自然與生活的印記，又歷經元、明及高麗、李朝兩國六朝的跨

國易代，除了在父母國由高麗到李朝外，尚有中原的“遼前宋後

交馳日，元北明南兩立年”（《北庭》）的經歷，朝代的興亡更迭與

個人的進退出處，以及自然物候、風土人情之異，每見於詩，終身

吟詠不輟，留下豐富的詩篇與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題。李穡習朱

子學，深得歐陽玄之賞識，視爲海外傳衣鉢者；而李穡又以李杜

與程朱並列，成爲一生用力所在。是以本文從唐詩接受與物候

感知切入，探討李穡以杜甫爲“正宗”而上溯《南風》，喚起順應

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

耕記憶，尤以時雨潤物、發榮滋長的物理，最爲深微而親切，從而

跳脱抒情傳統所側重的“悲秋傷春”主題，體現出以春天爲主軸

的物候感知，映現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所的自在清明。對於中國

文化在三韓的發揚與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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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李穡（１３２８—１３９６），字穎叔，號牧隱，朝鮮忠清道韓州人，

因慕華風〔１〕，在中原的學仕歲月約有五年〔２〕，一生往來兩國，歷

經“遼前宋後交馳日，元北明南兩立年”（《北庭》，ａ＿００４＿２３１ｂ），

又身處高麗（９１８—１３９２）與李氏朝鮮（１３９２—１９１０）易代之際，

多次出使元、明兩朝，著力發揚性理之學，執掌文翰達數十年

之久〔３〕，備受尊崇。李穡習朱子學，深得翰林承旨歐陽玄之賞

識〔４〕，文中每道及“早知中國曾青用”（《通州》，ａ＿００３＿５３５ａ）

的經歷，有《紀事》詩云：“衣鉢誰知海外傳，圭齋一語尚琅

然。”（ａ＿００４＿１３９ｄ）清楚映現歐陽玄期許海外傳衣鉢的記憶。

權近《朝鮮牧隱先生李文靖公行狀》稱其：“在學三年，得受中

國淵源之學，切磨涵漬，益大以進，尤邃於性理之書。”

（ａ＿００３＿５０６ａ）恭愍王更直指“穡學問，舍肥膚而得骨髓者也，

雖中國亦罕比”（ａ＿００３＿５０６ａ）。都以“中國”爲指標衡量其學

問淵源與成就，李穡詩文亦一再表明推尊“中國”之心〔５〕。李

穡一生最大成就在推廣朱子學説，史稱“東方性理之學，繇是

乃明”〔６〕。事實上，李穡喜讀唐詩、用唐詩韻，尤以跨國生活經

驗、自然物候、風土人情之異，每見於詩，有《牧隱詩藁》３５ 卷。

目前研究所關注多其性理之學及詩文集的史料價值，專門研

究李穡詩的論著相形較少〔７〕，李昤晨《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實

學派對〈論語〉的解釋》即注意到李穡詩與朱熹學説的關

係，云：

李穡把《論語·泰伯》進講之後將其自己的所感用漢

詩表達出來。如果仔細考察其漢詩的内容，就可以發現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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穡對《論語》的理解是以朱熹的《論語集注》爲根據的……如

果比較以上朱熹的注釋和李穡的詩句就能發現李穡的“道

體”、“器數”、“操存省察”等詩句其實是借用了朱熹的。〔８〕

李穡年十四始學詩，終身吟詠不綴，甚至以“詩魔”自許〔９〕，尤多

離仕退居、性分自足之作，恰可於詩中映現性與天道。其《伯共

説》特别針對《論語·公冶長第五》所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見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１０〕，提出深見，云：

“性與天道，夫豈聲於仲尼之口，而後聞之哉。夫子之申申夭

夭，侃侃誾誾，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者也。”（ａ＿００５ ＿０７８ｃ）理

微物顯，性與天道本就很難通過語言文字的傳述，因此，李穡

以孔子閑居的申申自如、夭夭和樂，與大夫交談的侃侃直言、

誾誾明辨〔１１〕，藉由日常生活與行事來體現“性與天道”，其《仲

至説》亦指出：“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淪於民生日用之間，著於

聖賢功化之表。”（ａ＿００５＿０８１ａ），是以《論語》所載孔子言行，

乃至詩書禮樂、典章文物，其關乎民生日用者，無非性與天道

的具體體現。而李穡善於觀察及摹寫自然物色，以詩作爲記

憶自然與生活的印記，《憶梅花》云“程朱道學窮天命，李杜才

名騁《國風》”，李、杜、程、朱共同成爲其一生用力所在。是以

本文以《牧隱詩藁》爲研究文本，分别從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

兩方面加以申論，期能對李穡的詩學淵源及其生活日用所映

現的性與天道有所闡發。

二、 由杜詩典範到落落
餘師的唐詩接受

　 　 李穡在中原時有“衣綻尚餘慈母綫，帙多難盡古人書”（《自

詠》，ａ＿００３＿５２４ｂ）之歎，對於中原文士的圖書收藏與讀詩風氣，

留下深刻印象，《又賦八句贈祕書》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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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觀光在帝都，每從縫掖謁鴻儒。家家文集堆如岳，

處處詩聯走似珠。盱矣莫窺愁滿眼，掬之不得汗流膚。祕

書異日如相示，天幸方知在老夫。（ａ＿００４＿０７９ｃ）

相較於南宋遺民“九儒十丐”之説〔１２〕，李穡所見元都依然是儒

風鼎盛，家家文集、處處詩聯的景況，自是心嚮往之，成爲返鄉後

的生活實踐藍本，如其《自詠》所云：“圖書繞我青山好，門巷無

人白日遲。回首中原三萬里，炎風朔雪各生涯。”（ａ＿００４＿２００ｄ）

儘管中原與三韓的地理位置與物候大異其趣，圖書與江山則是

李穡鄉居的最佳伴侣。他尤其嗜讀唐詩，其《雪谷詩稿序》云：

天之厚予嗜，何其多乎哉。往年在京師，同閈吳縣尹

家，有唐百家詩，從借其半讀一過。間又獲時之名卿才大夫

家集讀之，雖不盡解深淺，皆足以自樂。及東歸，橐唐詩十

餘秩，將以資韓山、《考槃》之樂。謬爲□□主知，供職是

務，不能專意吟詠間，既以自傷，又嘗恨前輩著述之不多見。

（ａ＿００５＿０５２ｄ）

除了在京師時已讀過唐百家詩的一半，歸鄉隱居的選擇也還是

唐詩。又其《偶吟三首》的“抽毫書晉字，鍊句學唐詩”（ａ＿００４＿

２１１ｃ），即以晉字、唐詩爲書法與詩歌的兩大指標，《西松回自龍

頭》的“細讀唐詩今幾首，他年開口便成章”（ａ＿００４＿２２９ｄ），對唐

詩可謂樂之者，在詩歌創作中所映現的唐詩接受，更是豐富而多

元，對時人學唐流弊乃多所批評，如《讀舉子詩賦有感》云：“唐

風崇律賦，流弊盛東方。音韻偕平側，文章局短長。揚清仍激

濁，配白故抽黄。芻狗終安用，令人自歎傷。”（ａ＿００４＿２９７ｄ）律

詩、律賦曾經是唐代科舉考試的文體，時至三韓仍盛行不衰，惟

時人所取乃平仄、對仗等格律形式，恰爲李穡所不取。李穡所取

者爲兒時即愛讀的韋應物（７３７—７９２）詩，《稼亭所畜唐詩中有

韋蘇州集，兒時愛讀之，後爲人借去不還。遊燕時又得一本於吳

宗道縣尹，東歸而又爲人借去，今未知在誰氏也。吟成一首》前

６４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半云：“唐詩氣頗短，稍平唯蘇州。初看似清絶，熟讀方優游。

山齋即官府，野興雜民憂。”（ａ＿００４＿０２０ｄ）指出韋應物詩風清淡

高遠，善於感受自然物態而饒富生意，安史亂後長期擔任地方

官，有《寄李儋元錫》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

錢。”（《全唐詩》，卷 １８８，頁 １９２０）集優游清絶與憂時愛民於一

身，是以李穡兒時愛讀、終身難忘，以致許爲古今罕見。因此，李

穡在唐詩接受上，乃能延續宋、元的杜詩典範而另有其詩學

取徑。

（一）回歸自然法則的杜詩典範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是跨安史之亂的一代，見識過開元全盛日

的富庶繁華，安史亂起後更是備嚐流離之苦，亂後遠走巴蜀、浪

迹兩湖，一生行事心迹，都在詩中，晚唐孟棨既稱：“杜逢禄山之

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

史’。”又記載李白戲杜之作：“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將

午。借問别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１３〕復經宋元的推尊，

杜甫爲“詩聖”的典範地位已告確立〔１４〕。李穡對於杜詩，可謂

知之、好之且樂之者，一再以“大（太）瘦生”自許〔１５〕，其《前篇意

在興吾道大也，不可必也。至於詩家，亦有正宗，故以少陵終焉。

幸無忽》更直指杜甫爲“正宗”，全詩分四部分，首四句云：

詩章權輿舜《南風》，史法隱括太史公。以詩爲史繼三

百，再拜杜鵑少陵翁。（ａ＿００４＿２８５ｄ）

李穡雙拈詩、史，把詩章的源起溯自相傳爲舜所作的《南風》之

歌，從司馬遷的《史記》中隱括史法規範，視杜甫爲結合詩與史，

成爲繼《詩》三百篇以後開創出“以詩爲史”的正宗詩人。《南

風》之歌始見於戰國的《尸子·綽子篇》，記載了“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二句〔１６〕，至魏王肅編撰《孔子家語·辯樂

解》而成四句，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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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

人述而弗忘。”〔１７〕全詩主要就季節性的風向而言，夏季由南方海

洋吹來的季風，帶來温暖濕潤的氣候，有利於農作物的成長，因

而可以阜民財、解民愠。司馬遷《史記·樂書》即以《南風》爲

“生長之音”〔１８〕，李穡以《南風》爲詩章之始，著重在以人文呼應

自然之文，尤其是結合自然物候而長養天下蒼生的帝王之歌。

隨著人事浩繁，孟子已觀察到“詩亡然後《春秋》作”〔１９〕，李穡標

舉以“究天人之際”爲撰述宗旨之一的《史記》〔２０〕作爲典範，推

崇杜甫開創出的“以詩爲史”的新典範，所舉範例爲《杜鵑》詩的

“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

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

猶解事杜鵑”〔２１〕。主張在人爲典章制度、禮法律則大興之後，回

歸大自然與古聖賢的法則。可見李穡在詩學傳統的建構上，有

意以上古的天人合一觀念爲核心。因此，李穡對同樣推尊杜甫

的江西詩派乃有不同見解，接著四句即云：

遺芳賸馥大雅堂，如聞異味不得嘗。如知其味欲取譬，

青天白眼宗之觴。（ａ＿００４＿２８５ｄ）

黄庭堅《大雅堂記》主張：“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

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

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

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説而求之，則思過半矣。

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

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

矣。”〔２２〕黄庭堅雖提出以《詩》、《騷》爲咀嚼杜詩“意味”的逕

路，卻否定杜詩中林泉人物、草木魚蟲的“物物皆有所託”，轉而

講究襲古人字句以求新意的鍛鍊工夫。李穡則認爲江西詩派學

杜乃“如聞異味不得嘗”，並以崔宗之爲例闡釋“知味取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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藴。崔宗之爲杜甫《飲中八仙歌》吟詠對象之一，杜甫許以“宗

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全唐詩》，

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５９），以少年崔宗之的蕭灑傲岸、任情不羈爲喻，形

容能够不受世俗拘染，纔能純任自然，寫出極其生活化的詩歌作

品。故接著四句云：

律呂之生始於黍，舍黍議律皆虛語。食芹而美是野老，

盛饌那知王一舉。（ａ＿００４＿２８５ｄ）

李穡特别舉黍與芹爲例，强調詩歌作品不能悖離民生，杜甫詩中

即不斷出現“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遣興三首》，《全唐

詩》，卷 ２１８，頁 ２２８６），“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大雨》，

《全唐詩》，卷 ２１９，頁 ２３１０），“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遣意

二首》，《全唐詩》，卷 ２２６，頁 ２４３８）等，時時照顧人們生存的需

求。杜甫甚至把天然資源、民間野蔬與帝王作連結，諸如“獻芹

則小小，薦藻明區區”（《槐葉冷淘》，《全唐詩》，卷 ２２１，頁

２３４２），“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赤甲》，《全唐

詩》，卷 ２２９，頁 ２４９８）等，呼應詩歌源頭的《南風》之歌，喚起順

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是以結四句乃云：

爲詩必也學斯人，地位懸隔山難因。圓齋肯我一句語，

只學少陵無取新。（ａ＿００４＿２８５ｄ）

李穡標舉杜詩爲“正宗”的憑據，顯然大不同於江西詩派的講究

聲律句式與爭奇創新。其《青陽李三中見訪既去，南陽洪亞相

又來，病僕跫然是喜，況於高軒乎，録之以爲閑居盛事》有云：

“花蕊蜂鬚風細細，芹泥燕嘴日遲遲。相君若問閑中味，費卻精

神只是詩。”（ａ＿００４＿２８５ｄ）即從杜甫《徐步》的“芹泥隨燕觜，花

蕊上蜂鬚”（《全唐詩》，卷 ２２６，頁 ２４４１）而來，展現體物細微的

詩家工夫與況味。李穡有二首以《讀杜詩》爲題的作品，其

一爲：

９４３海外傳衣鉢　



錦里先生豈是貧，桑麻杜曲又回春。鈎簾丸藥身無病，

畫紙敲針意更真。偶值亂離增節義，肯因衰老損精神。古

今絶唱誰能繼，賸馥殘膏丐後人。（ａ＿００４＿０６２ｂ）

李穡並不從杜甫在仕途上的困頓作論斷，而從二個層面推崇杜

甫：一是歸田生活的“回春”〔２３〕，舉《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的

“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全唐詩》，卷 ２２１，頁 ２３３２），《江

村》的“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全唐詩》，卷 ２２６，

頁 ２４３３）二詩爲例，映現出家庭生活與自然物態的互動無間，也

因而更能享有家人間的悠閑互動；二是始終如一的生命力，不因

爲遭逢亂離或自然老去等不如意事，而有損個人的節義與精神。

這二點看似尋常卻難能的特質，真切映現出杜甫的正向思考與

生命力，具有難以超越的詩家正宗地位。另一首如下：

操心如孟子，紀事如馬遷。文章振厥聲，惻怛全爾天。

法服坐廊廟，禮樂趨群賢。門墻高數仞，後來徒比肩。何曾

望堂奥，矯首時茫然。（ａ＿００４＿０６３ａ）

李穡所體認的杜詩特質，還在於兼具孟子操心與司馬遷紀

事精神。孟子講“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是人人所固有 ／皆

有者，尤其是帝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２４〕。杜詩中每多惻隱之心，如《又呈吳郎》有云：“堂前

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

親。”（《全唐詩》，卷 ２３１，頁 ２５４４）展現出對孤苦婦人的深心體

貼。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以詩書隱約、賢聖發憤，因而撰《史

記》以“述往事，思來者”〔２５〕，王肅已指出“司馬遷記事，不虛美，

不隱惡”〔２６〕，樹立了史家典範。相形之下，臺省諸公，又何能望

杜甫之堂奥呢？因此，李穡詩中時時可見對杜詩的閲讀與學習，

如“更借南隣工部集”（《即事》，ａ＿００４＿０６４ａ）、“規模杜老聯”

（《即事》，ａ＿００４＿０７６ｄ）、“苦心方學杜陵詩”（《感懷》，ａ＿００４＿

０９０ｃ）、“更從工部丐遺芳”（《有感》，ａ＿００４＿１１４ｄ）、“工部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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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三復”（《柳開城玽送牛蒡、蔥、蘿蔔并沈菜醬》，ａ＿００４＿１２８ａ）、

“口詠一雲工部句”（《雨中有作》，ａ＿００４＿０９８ｃ）、“欲學杜陵廊廟

器”（《紀事》，ａ ＿００４ ＿２１３ｂ）、“所欲霑芳杜工部”（《吟嘯》，

ａ＿００４＿５１０ａ）等，無論是寫詩技巧、生活細節或廊廟大器，都以杜

甫爲學習的標竿。更仔細體會杜甫心事，如《有感》的“杜甫行

藏獨倚樓”（ａ＿００４＿２２３ｄ），親自體驗杜甫詩中的況味，如《風雨

行》云：

吾師工部一語好，自斷此生休問天。煎熬中夜坐待旦，

跂予南望心茫然。致君堯舜竟迂闊，詩書道缺紛相聒。當

春發生時好節，豈獨有妨吾計活。（ａ＿００４＿１６５ｂ）

以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的一句“自斷此生休問天”（《全唐

詩》，卷 ２１９，頁 ２２６０）爲師，對個人的盛世不遇、盛年歸隱，已自

了然於胸。致君堯舜、詩書有道的歷史高度與理想性，畢竟與衮

衮諸公、比屋豪華的現實榮貴不相爲謀。因此，杜甫不再爲“道

不同”的困窘而耗損自己的生命力，選擇棄官遠走偏鄉，乃能深

心感受“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自然物候，藉由“潤物細無

聲”到“花重錦官城”（《春夜喜雨》，《全唐詩》，卷 ２２６，頁 ２４３９）

映現滋長萬物的天文之美，恰與《南風》的生長之音相呼應。可

見李穡對杜甫的接受，並非建立在唐宋杜詩學的體系上，而是回

歸杜詩的文本閲讀，對杜甫詩的深心賞愛，如其《遣懷二首》之

二有云“獨愛杜陵詩語好，草堂纖月落風林”（ａ＿００４＿０３５ａ），特

别標舉杜甫《夜宴左氏莊》詩：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全唐詩》，卷 ２２４，頁 ２３９５）

杜甫細膩捕捉的是夜晚的風林、纖月、晨星與湛露，以及月落、逝

水、流花的時光流轉，時時懷抱著書劍的用世心志，與功成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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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湖扁舟，交織成短暫而豐美的多姿生命。李穡獨愛杜詩而

拈出“草堂纖月落風林”，即在於映現天地一心的物理〔２７〕。李

穡更推許杜甫爲“賦物奇才”，《雨中忽有賞蓮之興，難於上馬，

吟得三首》之一云：

白頭徒步拾遺公，賦物奇才奪化工。一句荷花淨如拭，

依稀疏雨淡煙中。（ａ＿００４＿２０３ｃ）

“荷花淨如拭”出自杜甫《渼陂行》，係杜甫在京時與岑參兄弟同

遊渼陂之作，原作“菱葉荷花淨如拭”，李穡愛蓮，以記憶杜詩聊

解無法出門賞蓮的遺憾。就賦物而言，自然物色乃隨著四時節

候而變化，映現在物候感知上，如《前月立秋，故七月初一日稍

涼甚》云：

七月初頭雨滿堂，立秋前月倍生涼。故知氣候無盈縮，

況是朝昏有短長。稽首乾坤蘇病骨，甘心魚稻補衰腸。高

尋白帝真乘興，工部文章萬丈光。（ａ＿００４＿３３６ｄ）

李穡跳脱悲秋的抒情性，直接從節氣的特性申説。立秋約在七

月初一前後，預示著炎夏的結束、涼秋的到來。那一年，立秋在

六月底，隨之而至的秋風秋雨，再加上日漸短而夜漸長的變化，

暑氣消而涼意生，是一個美好的季節。這樣的節候感知，特别舉

杜詩爲例：“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江漢》，《全唐詩》，卷 ２３０，頁 ２５２３）；“復作歸田去，猶殘

穫稻功……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

蓬”（《暫往白帝復還東屯》，《全唐詩》，卷 ２２９，頁 ２５０３）；“稍待

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望岳》，卷 ２２５，頁 ２４１５）等詩

句，不同於歷來所關注的杜甫悲秋書寫，李穡爬梳出杜甫筆下的

秋天，是秋高馬肥、身體將養有成的季節，也是一個農耕的收成

季節，更是適合登高觀天地的季節，李穡即從此一面向肯定杜甫

詩的經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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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李穡推尊杜詩的另一項特質———紀事，除前引《讀杜

詩》的“紀事如馬遷”，又如《送南巽亭存撫江陵次韻》所云“杞

國憂天牧隱策，杜陵叙事巽亭詩”（ａ＿００３＿５６７ｃ），乃在於把憂生

念亂的情懷，隨所見所聞而畢見於詩，他有《天河歌》云：

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杜陵老翁兩眼暗，

天地冥冥塵霧擁。當時張膽吐此句，白日赫然明宇宙。至

今識者爲欷歔，夜夜素波横碧虛。北門學士亦高才，語意纖

巧胡爲哉。江漢水多濯可潔，舊染風俗何曾回。高者自高

卑自卑，參三爲一知爲誰。（ａ＿００３＿５５１ｂ）

李穡先取杜甫《洗兵馬》的結語“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

不用”（《全唐詩》，卷 ２１７，頁 ２２７９）作爲開端，再以杜甫《釋悶》

的“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全唐詩》，卷 ２２０，頁

２３２６）作承接。細繹杜甫兩詩均爲戰亂而發，前者作於肅宗至

德二載（７５７）安史之亂中收復京城後，極力闡明戰爭乃不得已

而爲之，以功成身退爲當然行徑，避免幸功邀寵而形成“天下盡

化爲侯王”的情形，更以“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的民間訴求，期待中興諸將

發揮自制力，以不用甲兵爲上；後者作於代宗廣德元年（７６３）京

城再度失守，詩中直言“天子亦應厭奔走”，因而有“錯料事”之

語。杜甫對議題有持續關注的能力，所提見解的高度與深度自

然不同凡響，李穡譽爲“當時張膽吐此句，白日赫然明宇宙”，自

是知音，李穡《三月三日》云：

病中又見今年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樂事久牢落，

賴是少陵初寫真。當時豪麗宛如昨，至今可想椒房親。

（ａ＿００４＿１７１ａ）

以杜甫《麗人行》首句“三月三日天氣新”入詩（《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６０），對杜甫摹寫椒房豪麗的京城顯貴故事，直許爲

３５３海外傳衣鉢　



“寫真”。杜甫善於紀事，並不限於政治關懷，即使是家人故事，

如《百憂集行》的“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全唐

詩》，卷 ２１９，頁 ２３０８），李穡也以“索飯啼門意甚真，杜陵詩句爲

傳神”（《敬童索飯》，ａ＿００４＿２９６ａ）相稱許，都在表彰杜甫紀事的

傳神寫真。

李穡以陶杜並舉時，不免有“一點何曾恨枯槁 ，我今三歎杜

陵詩”（《讀歸去來辭》，ａ＿００４＿３３６ｃ），“青蕊昔曾吟子美，白衣今

欲舞淵明”（《喜晴》，ａ＿００４＿３５４ａ）之感，陶淵明之天真壑達，自

是難及。而杜甫推崇陶、謝，於《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直

言“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全唐詩》，卷 ２２６，頁

２４４３），李穡於杜甫亦如斯，每每展現在襲用杜甫詩句上，如《赴

廉廷秀東床讌》的“自笑狂夫老更饞”（ａ＿００４＿２７３ａ），襲自杜甫

《狂夫》的“自笑狂夫老更狂”（《全唐詩》，卷 ２２６，頁 ２４３２）；《題

妙峰卷》的“會當絶頂舒長嘯，俯視衆山千萬重”（ａ＿００４＿１８３ｄ），

化用杜甫《望嶽》的“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５３）；《舊遊歌》的“生前子美宜銜杯”（ａ＿００４＿０２７ｂ），

化用杜甫《醉時歌》的“生前相遇且銜杯”（《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５７）。李穡更時時以杜甫自擬，如《乞茅將蓋屋，發書之際，吟

成一首》即以“子美秋風破屋歌，牧翁今日更吟哦”（ａ ＿００４ ＿

３９７ａ）自況，《紀事》之三以“工部桑麻斷此生，我今田舍傍灘聲”

（ａ＿００４＿１７０ｄ）自況，其餘如“少陵芋栗豈全貧”（《即事》，ａ＿００４＿

０８０ｂ）、“家貧只恨無樽酒”（《洪守謙尚書見訪》，ａ＿００４＿１８１ｂ）、

“記我囊空無一錢”（《從東亭求梨》，ａ＿００４＿２５９ｃ）、“愁看工部

鏡”（《即事》，ａ＿００４＿１０１ｄ）等，屢屢自言貧如杜甫。其《自詠·

先生家貧，晨炊或不繼，況於厭梁肉，既不用一錢相覓酤酒，誰復

比數如此人哉》云：

顔公食粥謝乾坤，甲第紛紛日欲昏。明月清風應潤屋，

秋花錦石獨關門。（ａ＿００４＿１０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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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自言貧，詩題自注與第二句詩化用自杜甫《醉時歌》的“甲

第紛紛厭粱肉”，“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５７），後二句則轉出清風明月、錦石秋花的自然美景，

映現出以德潤身、以清景潤屋的境地。此外，更以記憶杜詩建立

評詩的標準，如《崖頭驛·序》云：“有醴泉權政丞詩，其一聯云：

‘野闊民居樹，天低馬入雲。’其形容遼野，無復遺恨。穡曰：此

是遼野十字傳神，與工部‘地偏江動蜀，天闊樹浮秦’，語意絶相

類。”可見李穡熟讀杜詩，故能隨時以杜詩爲寫詩、評詩指標。

（二）風月無涯的落落餘師

李穡的唐詩接受雖以杜甫爲正宗，並不以杜甫爲限，另有李

杜、李杜韓柳等多種並舉組合，而白居易、元稹、孟郊、李賀等亦

各自特出，顯見李穡的唐詩接受集中在盛中唐之際，且聚焦在幾

位大家身上。其《復用圓齋詩韻，聊以述懷》之三云：“今人盡説

學唐詩，妙處誰曾更苦思。風月無涯天地闊，歸求落落有餘

師。”（ａ＿００４＿１３７ｃ）以“風月無涯天地闊”形容唐詩妙處，因而强

調要善求落落多師〔２８〕。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山人勸酒》即以“落

落”形容商山四皓，詩云：“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

誰，蝴蝶忽然滿芳草。”（《全唐詩》，卷 １６３，頁 １６９０）以雲松、春

風、蝴蝶與芳草的無盡風景，映襯出四皓的落落襟懷。是以李穡

雖以杜甫爲唐詩正宗，亦能如杜甫之賞愛李白詩歌造詣，因而有

時以李杜爲詩歌的兩大典範，《用前韻（即奉懷恩門益齋先生）

自詠》即以“森嚴武庫連工部，浩蕩詞源倒翰林”（ａ＿００４＿０３７ｄ），

以無所不有的杜預形容杜甫的沈鬱頓挫，以空所依傍形容李白

詩的雄奇飄逸。在《述古》更合李、杜而言“調高李杜奇仍法”

（ａ＿００４＿０５２ｄ），又如《次金同年前後所寄詩韻》云：“風騷蕩盡寂

無聲，沈宋浮華鮑謝清。今古詩家誰健步，且教李杜獨齊名。”

（ａ＿００４＿００４ｄ）李穡縱觀古今詩歌發展史，以爲風騷之後，沈、

宋、鮑、謝各得一偏，而真正能卓然成家者，則屬齊名的李白與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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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李杜均曾積極以求仕進，最終則以詩人自許、以詩名家，在

事功之外成就了詩歌的兩大典範。李穡亦曾有過詩文與功業的

取捨，如《即事》三首之二云：“狂追李杜文章妙，妄擬蕭曹功業

豐。”（ａ＿００４＿３９９ｄ）最後確立了以李杜文章取代蕭曹相業的抉

擇。故《偶題》云：

李杜文章繼者稀，鳳凰何日更雙飛。功名滿世今難致，

道德離倫古亦希。陶寫性情堪自養，敷陳政化有誰非。病

餘咀嚼詩中味，遇興時時筆一揮。（ａ＿００４＿０７８ａ）

以李杜並世的鳳凰雙飛爲詩學高峰，尤其在功名滿世、道德離倫

的時代氛圍下，特别標舉杜甫《遣悶十二首》的“陶冶性靈存底

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全唐詩》，卷 ２３０，頁 ２５１８）。闡明詩可

以陶寫個人性情，並藉杜甫《石筍行》的昔時卿相墓，感歎“惜哉

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

恩”，而願得壯士將擅虛名的石筍擲天外（《全唐詩》，卷 ２１９，頁

２３０３），也説明李穡宗杜多言賦物而少紀事的緣由。相對於杜

甫的賦物與紀事，李穡對李白的接受，著重在“謫仙”的俊逸不

群與奇姿異彩，且視杜甫爲李白知音，如《即事》之二所云“天挺

人豪李翰林，當時工部是知音”（ａ＿００４＿００７ｄ），故多藉由杜甫詩

句來呈現對李白的接受。除了《中秋已近，興懷發詠》直言“謫

仙才逸鳴唐李”（ａ＿００４＿２３７ｃ），《詠太白》盛贊李白文彩云“謫仙

風彩照堪輿，醉賦沈香興有餘”，“艶詞吐鳳紆新寵，豪氣騎鯨入

大虛”（ａ＿００４＿１３２ａ）。李白把光照天地的風彩，映現在詩歌創

作上，特别拈出醉賦《清平調三首》作爲指標，説明李白在帝王

面前依然能够縱放恣肆、揮灑自如，借用杜甫《飲中八仙歌》的

“天子呼來不上船”（《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６０）及《送孔巢父謝

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的“東將入海隨煙霧”、“若逢李白騎鯨

魚”（《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５９），以李白瀟灑騎鯨入海的姿態，

抗衡朝廷帝王權勢的宰制，方能有如《清平調三首》、《宫中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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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等深獲帝王青睞的詩歌作品，結語“莫道婦人并酒耳，知仁

觀過一欷歔”，爲宋人批評李白“十首九説婦人與酒”〔２９〕提出辯

護，更一再表達歎惋之意，其《讀李白詩》云：

豪氣凌雲不得□，滿天光焰吐文章。欲尋影響竟無處，

極目大清空斷腸。（ａ＿００４＿５０９ｃ）

仍著眼在李白的凌雲豪氣與絶世文章，同時呼應杜甫《春日憶

李白》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全唐詩》，卷 ２２４，頁

２３９５），以及《不見》的“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全唐詩》，

卷 ２２７，頁 ２４５９），兼具極力贊揚與深致歎惋之意。故其《自

詠》云：

詩興狂無敵，時時逼謫仙。昻藏如野鶴，孤潔比秋蟬。

露冷千林月，雲飛萬里天。悠然淡無累，何日是歸年。

（ａ＿００４＿２４０ｄ）

李穡以自己的詩興之狂可與李白相比擬，緊接著自陳有如野鶴、

秋蟬、冷月、雲天，孤潔不群、悠然無累的個性特質，迥異於李白

的豪氣凌雲、飛揚拔扈。因此，李穡對李白的接受，不同於對杜

甫的論述分明，而是著重在若干詩句的賞愛，如《又作捲浮萍見

水底花影》云：“日照紅妝水底明，翰林詩句使人驚。浮萍捲盡

天光淨，不費丹青自寫生。”（ａ＿００４＿２１５ｄ）首句直引李白《采蓮

曲》，原詩作“日照新妝水底明”〔３０〕，喻爲天然化工，非人工所能

描摹。李穡另有詩題《是日命僮僕入池捲去浮萍，花影倒垂，上

下一色，甚可愛也。因思太白“日照紅妝水底明”之句，即欲足

成一首，竟未能而罷。數日骨酸，雖或吟哦，不得沈思，略寫一時

情景，以爲後日追述之地。衰病如此，可不悲哉》（ａ ＿００４ ＿

２１５ｄ），仍是記憶李白捕捉自然光影的詠荷佳句。又有《朴淵布

瀑歌，熱甚故歌之，所以接水聲於耳目焉耳》以李白詩自許，云

“臨流狂興自發越，直如太白歌短歌”（ａ＿００４＿２１９ｄ），是以李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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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李白的接受，多以摘句襲用，如《夏日即事》的“歷井捫參蜀道

難”（ａ＿００４＿１９９ｄ），《前數日登天水寺西峰愛其勝概……於是有

感焉，乃作吹笛峰一篇》的“古人今人若流水”（ａ＿００４＿２１９ａ）等，

亦如前引杜詩“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之意。

李穡對唐詩的接受，係由李杜擴展到中唐詩人群，以《夜坐

有感七首》（ａ＿００３＿５３１ａ）爲例，首揭“忽得唐詩參李杜”，第二首

的“卧看滄海風濤壯，擬掛雲帆萬丈高”，化用李白《行路難三

首》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全唐詩》，卷 １６２，

頁 １６８４）；第四首的“世間萬事真棋局，妙手無如不著高”，化用

杜甫《秋興八首》的“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全

唐詩》，卷 ２３０，頁 ２５１０）；第五首的“欲試昌黎陟降勞”，取韓愈

登華山絶峰故事〔３１〕，得出“上了最尖還大笑，不如平地望嵩

高”；最後一首歸結於“夜來小雨風吹去，更喜春畦芽漸高”，則

又是杜甫歸田境界。是以《書樵隱銘後》之六所云乃“平生眼前

無一人，李杜韓柳爲比隣”（ａ＿００４＿１４９ｃ），以李、杜、韓、柳並舉。

《有感》也指出：“萬物蒙光自焜煌，璧奎河漢耀文章。班香宋艶

花藏霧，島瘦郊清月照霜。總道元和傳絶域，須知大歷（曆）坐

明堂。昌黎夫子尤豪甚，直播長風卷大洋。”（ａ＿００４＿０７６ｃ）不同

於文學史所載元和時期白居易詩盛行於雞林，李穡認爲三韓對

唐詩的接受，仍應以杜甫爲代表的大曆詩人高居明堂王位，而元

和詩人中又特别標舉孟郊的“清”、賈島的“瘦”，更以韓愈的

“豪”爲最，相形之下，元和詩派遂居下風。

李穡對韓愈的接受，主要在創作精神與事功。創作方面，韓

愈與杜甫同屬具開拓性的詩人，擴大詩的範疇與功能，因而並列

成爲李穡景仰的典範，《有感》云：“古人不可作，千載揖清芬。

工部詩爲史，昌黎韻亦文。天才何卓卓，物議亦紛紛。誰識韓山

子，羹墻對放勳。”（ａ＿００４＿４０２ｄ）詩主言志、抒情，文長於叙事、

議論，杜甫以詩爲史，已見前文，韓愈學杜而使詩具有文的功能，

杜韓在擴大詩歌範疇與境界上都具有突破性的開創，引起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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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也不少，韓愈已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

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全唐詩》，卷 ３４０，頁

３８１５），力抗俗情物議，而李穡更以敬仰堯的典故，極力推尊杜

韓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前引李穡《天河歌》已譽杜甫“當時張膽

吐此句，白日赫然明宇宙”，李穡對韓愈的接受亦著重在韓愈的

膽識勇氣，《題朴總郞詩卷十九首》云：“八代文章弊，昌黎仰泰

山。去陳仍體古，養浩覺神閑。且莫忘三上，須教塞兩間。錭龍

方逞巧，醇朴幾時還。”（ａ＿００４＿１１７ｃ）乃合詩文而言，認爲韓愈

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建立在對堆垛陳言的批判，直接學習經典

的菁華，善養浩然之氣而遊刃自足，尤其是未遇前的三上宰相書

中，第三封《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的直言無忌，以周公求賢若

渴的精神，質問時宰的作爲，憂憤之情溢於言表，並據以針砭當

時專求文字精巧的寫作風氣，期以回歸醇樸古風。《小心行》特

别標舉韓愈《琴操》十首爲例，云：

明窗靜几無塵埃，獨歌《清廟》賡《靈臺》。青天白日亘

萬古，一毫纖翳無從來。昌黎《琴操》不可繼，泰山表海何

崔嵬。（節 ａ＿００４＿１５５ｂ）

李穡標舉《詩》的《周頌·清廟》與《大雅·靈臺》，乃藉由頌美

文王來映現與民同樂的氣象，有如亘古如斯的青天白日，始終清

明不染。接著拈出韓愈貶潮州時所作古題樂府《琴操》十首，直

探文王、周、孔之心，雖處幽窮仍守正樂道以自持，嚴羽即指出：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３２〕李穡亦有

“不可繼”之歎。事功方面，主要展現在韓愈所參與的平淮西乙

役，一再以謝安相比，如“欲上峥嶸平賊後，昌黎還有謝安風”

（《退之從容軍馬間，其風不下謝安石，作一絶以詠》，ａ＿００４ ＿

２０４ｃ），“韓子古文唐北斗，謝公雅量晉東山”，成爲李穡“慨然興

想輒忘飡”（《自詠四首》之四，ａ＿００４＿０４１ａ）的典範。韓愈《元

和聖德詩》寫憲宗元和元年（８０６）平定藩鎮事，除了如《詩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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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依古作四言”、“指事實録”，歷叙“收夏蜀，東定青齊積年之

叛”，尤以摹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征討劍南劉闢事，以濃

彩重墨摹寫强藩伏誅，不避血腥，而歸結於“皇帝神聖”、“仁滂

施厚”、“并包畜養”，更以“作爲歌詩，以配吉甫”作結（《全唐

詩》，卷 ３３６，頁 ３７６０），呼應《詩序》所稱“作歌詩以稱道盛德”，

可謂深心善禱，是以李穡《自詠》乃有“只緣尚有丹心在，欲繼元

和聖德詩”（ａ＿００４＿２３０ｃ）之志。因而對韓愈奉旨撰《平淮西碑》

遭爭名者毁碑一事，作《偶題》詩云：

昌黎再拜謝文昌，刮去淮碑實不妨。摹寫典謨如捕影，

終輸貝錦有文章。心生好惡名難掩，眼有高低物豈傷。海

上牧童千載下，仰瞻雲漢揖餘光。（ａ＿００４＿４２８ｄ）

韓愈《平淮西碑》同樣是歸美君王的臨事睿智與待民仁厚，以及

裴度的善體君心、領導有方〔３３〕，而李愬部將乃毁壞石碑，憲宗亦

聽信讒言而下令磨去碑文，另由段文昌撰文，即李穡所言“摹寫

典謨如捕影，終輸貝錦有文章”，而以瞻仰餘光表達對韓愈的敬

意與肯定。其《後儒仙歌，歌拙翁次韻》有云：“草檄傑語鳴於

唐，昌黎崛奇籍湜僵。騎龍一去今千霜，雲孫繼踵出東方。”

（ａ＿００４＿００４ａ）以崔致遠（８５７—９５１）《討巢賊檄》〔３４〕爲喻，再以

張籍、皇甫湜的制式化襯托出韓愈在創作上的奇崛，甚至以爲韓

愈的傳人就在三韓。惟李穡與韓愈的生活情調明顯異趣，如

《遣興》云：“肯向昌黎學送窮，祗今天爵冠儒宫。蛙鳴芳草絲絲

雨，燕蹴飛花細細風。寂寞沈吟多骯髒，紛紜割據幾英雄。勞身

焦思皆黄壤，且與八仙游飮中。”（ａ＿００４＿０１３ｄ）韓愈《送窮文》爲

抒發抑鬱憤慨之作，雖有《盆池五首》的“一夜青蛙鳴到曉”

（《全唐詩》，卷 ３４３，頁 ３８４７），《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的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卻無”（《全唐詩》，卷 ３４４，頁

３８６４）等體悟，畢竟是偶得。因此，李穡以“蛙鳴芳草絲絲雨，燕

蹴飛花細細風”二句，展現樂於詩酒與自然醇樸的生活，猶如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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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處處可見物理，因而與《飲中八仙歌》更爲親近。

李穡對韓派其他詩人的接受，主要是從澀難與苦吟著墨，如

《即事》之二的“共推樊澀難多作，又得郊寒可一吟”（ａ＿００４ ＿

００７ｄ），此即韓愈《荆潭唱和詩序》所稱“愁思之聲要妙”、“窮苦

之言易好”〔３５〕，又稱孟郊詩：“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

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全唐詩》，

卷 ３３７，頁 ３７８１）稱樊宗師不肯蹈襲前人一言〔３６〕，李穡也在《復

用圓齋詩韻，聊以述懷》闡述刻骨推敲之必要：“刻骨酸寒是野

詩，須知偶得雜深思。敲推馬上真如畫，淨洒天街有雨師。”（ａ＿

００４＿１３７ｃ）刻骨深思中的偶得，最能洞見古今、深契萬象，如孟郊

《慈母吟》由春暉寸草映現母慈長養之恩，至今膾炙人口。復以

韓愈推敲之作《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的“天街小雨潤如

酥，草色遥看近卻無”，細膩感知京城早春的氣象與景物，以文

字摹寫而具有繪畫的效果。李穡更以詩人李賀（７９０—８１６）巧

奪化工，《讀高軒過》云：“總角荷衣七歲童，聯鑣束鬢得韓公。

錦囊拾盡人間巧，二十餘年竊化工。”“心肝吐血短長歌，怪怪看

來巧更多。一曲金仙辭漢去，渭城迢遞月如波。”（ａ＿００４＿０６２ｄ）

依王定保《唐摭言》記載，李賀七歲得韓愈、皇甫湜聯鑣造訪，作

《高軒過》，一生嘔心瀝血，極力雕搜，設色穠妙，瑰詭奇麗，特别

舉《金銅仙人辭漢歌》爲例，稱其爲巧奪天工的能手。相較於韓

愈詩人群的苦吟雕搜、奇崛高絶，李穡對於“元輕白俗”則略有

保留，《寄圓齋》提出“莫笑元輕并白俗，苦嫌艱澀似宗師”（ａ＿

００４＿１３６ｂ）的見解，元、白的輕俗看似猶勝樊宗師的艱澀，惟《自

詠》乃云：“沈思自然格律嚴，元輕白俗非所酣。雲煙變化可自

瞻，天地高深如手探。”（ａ＿００４＿２８８ａ）强調詩有其“沈思自然”的

藴涵，包括目可視的雲煙變化，思可至的天地高深，都需要藉由

人爲的格律技巧以臻化工，因而對“元輕白俗”持保留的態度。

晚唐詩人中，李穡對於推許李、杜、韓、柳的杜牧（８０３—

８５２？）有比較高的接受度〔３７〕，其《感舊》云：“青衫濕盡思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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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粉回餘憶牧之。已喜消磨無一點，始知求處有餘師。”

（ａ＿００４＿０５０ａ）乃屬於年少時期的階段性接受。又有《即事》云：

“少年詩句學樊川，襟袖好風吹颯然。老境身閑心自快，長篇氣

弱語難全。晴雲弄日明還晦，芳草和煙斷復連。未必麤才似工

部，倒冠落佩有誰憐。”（ａ＿００４＿１８７ｃ）首句直言少年詩句學杜

牧，並舉杜牧《秋思》的“微雨池塘見，好風襟袖知”（《全唐詩》，

卷 ５２３，頁 ５９８５）爲例，體物細微，風格清麗。相對於年少的風

流，老境自有其身閑氣弱、心快語難全的長短處，也更能體會自

然物候與景致的變化。李穡雖不認同杜牧爲繼杜甫之後的“小

杜”，對杜牧《晚晴賦》所自稱“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疏”的晚

境〔３８〕，則有著深切的同情。另一首《即事》的“滿庭煙雨情無

極，更擬樊川賦晚晴”（ａ＿００４＿１８０ｃ），同樣表達對杜牧的心許。

又於《讀樊川集題其後》云：“緑葉成陰子滿枝，湖洲水戲負前

期。非關杜牧尋春晚，自是周墀拜相遲。一篋恩深平善日，三行

顔破發狂時。卻從餘暇論時事，今古麤才更有誰。”（ａ＿００４ ＿

０５３ｄ）首聯出自杜牧刺湖州所作《悵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

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緑葉成陰子滿枝。”（《全唐

詩》，卷 ５２７，頁 ６０３３）感歎十四年前佐宣城幕遊湖州事，卻爲

“尋春晚”翻案，杜牧連上三啓請求外放湖州刺史，至周墀

（７９６—８５５）於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以直言拜相後，方得於大中

四年（８５０）到任湖州刺史。結語更以杜牧好言時事，發揚蹈勵

而少餘藴〔３９〕，爲杜牧的落拓江湖作一注脚。可見李穡對唐詩的

接受，大抵有其自主性的空間，如《次圓齋韻》所自言：“吾詩豈

似志和詩，遇興吟來不復思。獨愛斜風并細雨，緑蓑青箬欲相

師。”（ａ＿００４＿１３８ｃ）李穡自認與張志和（７３０—８１０？）在詩歌創作

上的差異，卻能賞愛張志和《漁父歌》的“青箬笠，緑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全唐詩》，卷 ３０８，頁 ３４９１），成爲一詩之師，可見

一斑。李穡對唐詩是一種批判性的接受，《讀舊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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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教牧隱管長吟，頗覺年來興趣深。意舊語新詩格律，

坐多行少病光陰。韓奇樊澀皆殊體，島瘦郊寒只苦心。直

欲遡流探雅頌，自憐衰老力難任。（ａ＿００４＿０５９ｃ）

長期對詩歌創作的興趣，使他領略到韓愈詩人群在格律上講究

“意舊語新”，從而發展出韓奇樊澀、島瘦郊寒的不同用心與風

格，卻也失去了自然曉暢的風雅言志傳統。因此，李穡一則於

《晝坐二首》感慨“盛唐何渺渺，詩道近來衰”（ａ＿００４＿３０４ａ），有

《真觀大選來問唐詩語義》，再則自謂“老境詩篇雜古今”、“文章

體製殊非古”（《冬至》，ａ＿００４＿０９１ｂ），無論是盛唐已邈或老境隨

心，李穡對唐詩有所承，如《守歲，用唐詩韻三首》（ａ＿００４＿１３２ｂ）

即是用李德裕《嶺外守歲》的回、催韻（《全唐詩》卷 ４７５，頁

５４１６），寫逝水流年的感傷，而擅長性理之學的李穡，於閲讀唐

詩後，亦以自家體會作出回應，如《讀唐詩畏老身全老之句，予

則幸之又幸，故衍爲三首》（ａ＿００４＿１３６ｃ），出自李益《惜春傷同

幕故人孟郎中兼呈去年看花友》“畏老身全老，逢春解惜春。今

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全唐詩》，卷 ２８３，頁 ３２２１）。乃一再

吟詠“古人稱畏老，今我喜之深”，“所畏老之至，今吾喜也深”，

並以“道路如連袂”、“箇中無壽夭“的隨緣與體道，消解故交零

落的老情。《讀唐賢詠月章》（ａ＿００４＿０７７ｂ）乃就駱賓王《玩初

月》的“忌滿光先缺”（《全唐詩》，卷 ７９，頁 ８６３），生發出白頭未

歸的遺憾；《讀唐賢花詩》（ａ＿００４＿１５０ｃ）則對王維《紅牡丹》的

“緑豔閒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全唐

詩》，卷 １２８，頁 １３０４）合花心與春色而爲一，體會出造物無語而

化成的深意。至於《夜聞簷溜，曉起録之》的“雪消簷溜終雪滴，

卻似巴山夜雨詩”，“如今獨立亡羊處，笑殺胡曾數首詩”（ａ＿００４

＿０８８ｃ），前者化用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後者有意跳脱胡曾詠

史詩的褒貶。整體而言，李穡對唐詩的閲讀可謂廣泛且具持續

性，其中體會最深微處，當是體現由杜甫“賦物”而來的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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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感知，因而對於各有所長的落落餘師，也同樣聚焦在體物細微

的物候與景致變化上，並由此開展出與天相親的詩歌創作旨趣。

三、 由潤物發榮到順性得時的物候感知

李穡的學詩、寫詩，旨在發揚具有三韓特質的東方之文〔４０〕，

如《立春帖字》所云：“朝廷有道青春好，門巷無私白日長。欲識

此詩真氣像，請看今世我東方。（右城中）”“青山有約長當户，

流水無情自入池。欲識牧翁吟嘯處，春風浩蕩動新詩。（右别

墅）”（ａ＿００４＿５０２ｄ）以人與自然的相互映照，形構出詩的氣象，

並以此氣象爲東方之文的映現，從而開拓出無限寬廣的詩思。

其中尤以有道青春、無私白日、當户青山、入池流水、浩蕩春風等

春天的質素最爲鮮明，衡諸《景春説》所云“仁之發而春之暢也，

民之從化，如立春風，和氣四達，流乎無窮”（ａ＿００５＿０８７ｄ），以仁

與春天對應，透顯出春天的化洽和暢與生意盎然。因此，李穡詩

集中最引人注意者，當屬與天相親之作，其中頗見與中原連結的

記憶，多藉中原古籍以開拓自家襟懷，如《陽村記》即以順天時

爲聖人之教的根本法則，云：

詩書禮樂之教，皆所以順乎天時矣。……蓋仲尼，猶天

地也，猶日月也，廣大而無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照，物乎其

間者，形形色色，呈露靡遺。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其上下察也，尚何幽隱之有哉。……浴沂風詠之流，猶足

以知和氣流行，與唐虞氣象無異。則其時雨化之者，發榮滋

長，復何言哉。（ａ＿００５＿０２０ａ）

李穡以自然現象作爲詮釋聖人之言的逕路：其一，以天地日月

形容孔子的無所不包、無所不照，因而能廣泛照應到天地間的萬

事萬物；其二，以《詩·大雅·旱麓》的“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爲

喻，説明天地萬物各順其性、各得其所；其三，以《論語·先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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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暮春時節的“浴乎沂，風乎舞雩”，作爲唐虞氣象的表

徵；其四，以《論語·陽貨第十七》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呈顯時雨潤物、發榮滋長的自然物象。可

見李穡力主回歸自然法則的人文見解，其《風詠亭記》亦云：“順

天時放吾志者，其惟風詠乎。風乎舞雩，詠而歸，胸次悠然，無一

點綴……使伏節剖符，行過是州者，得如春服既成之際，和氣洋

溢，尚民其幸哉。”（ａ＿００５＿００５ｃ）明確提出“風乎舞雩”作爲“順

天時”的指標，無論是平居生活或仕宦爲政，可映現出個人的

“胸次悠然”與“和氣洋溢”之志。

李穡又熟悉曆書所對應的節候，如《清明節》的“風日清明

應曆書，宣流和氣謝堪輿”（ａ＿００４＿１７６ｂ），也能注意到氣候異常

現象，如丁憂返家後作《清明雪，次伯父韻三首》之一云：“凍燕

飛來不耐風，雪華吹冷草堂空。裁成白紵還羞澀，誤認清明歲歲

同。”（ａ＿００３＿５３０ｄ）面對三月的一場清明雪，李穡以候鳥已北

返、人更換了春服，説明“清明歲歲同”的經驗法則是不可恃的，

可見李穡屬於對物候感知較爲敏鋭的詩人。此外，中原學仕的

經歷，也使他注意到地域性的氣候差異，如《梨花下又賦》云：

“中原寒食日，爛熳欲蒸雲。東國春多冷，群花晚吐芬。鷺鶿

飛可比，蛺蝶舞難分。幸此落尚少，繞行忘夕曛。”（ａ＿００４ ＿

２７９ｃ）説明中原地區的寒食，已是繁花盛開、爛熳如雲，而三韓

的春天來得晚，連帶著花期也比中原晚。又如《鞦韆》之一云：

“中原寒食好東風，人與鞦韆在半空。須記三韓端午日，紵衫

輕舉語聲中。”（ａ＿００４ ＿０５５ｃ）唐代上巳、寒食、清明正是繁春

盛景，由京城到邊鄙均盛行鞦韆之戲〔４１〕，而三韓地處東北，三

面環海，冬季漫長寒冷，要到端午纔盛行鞦韆，可見兩地氣候

大約差了倆個月。由此可見李穡詩中所體現的物候感知，乃

以記憶的中原春天爲主軸，從而開展出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所

的自在清明，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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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潤物發榮的自然物象

李穡推許杜甫爲“賦物奇才奪化工”，更深心體驗杜甫在物

候上的感知，寫出“故知氣候無盈縮”、“當春發生時好節”、“花

蕊蜂鬚風細細，芹泥燕嘴日遲遲”、“明月清風應潤屋”等學杜詩

句，尤以時雨潤物、發榮滋長的物理，最爲深微而親切。詩中更

上溯《詩三百》，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如《感春》云：

“桃李無言惱殺人，惜春何故欲留春。流連光景是吾戒，努力事

天如事親。”（ａ＿００４＿２８２ｃ）桃李盛開點綴出繽紛春景，自《詩三

百》中即與人們生活與生命繁衍緊密相連，而後卻在詩歌發展

中成了習見的思春、惜春、憐春、留春等“傷春”主題，李穡乃引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所云：“宋、齊之間，教

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

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４２〕説明

聖人之教的失落，遂使自然物色淪爲留連光景的載體，因而藉杜

甫墓係銘提出“事天如事親”的主張。其《即事》乃以“晝茅乘屋

午天陰”開端，以“明明上帝似親臨”作結（ａ ＿００４ ＿２８４ａ），取

《詩·豳風·七月》的“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之意〔４３〕，映現人只要順時作爲，即可共沐天地化育萬物的

生意。

李穡善於寫雨，尤重雨的潤物對農耕的作用，如《喜雨》所

云：“一雨濛濛暗水涯，勃興禾稼見朝來。蒼天豈有忘民日，已

分千倉玉粒堆。”（ａ＿００４＿０６４ｃ）濛濛時雨之後，陶淵明《停雲》看

到的是“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翩翩飛鳥，息我庭柯”〔４４〕，而李

穡則是關注到禾稼勃興的生意，並且預見了“千倉玉粒堆”的物

阜民豐景象。又如《紀事二首》的“細雨如膏兆有年，田間好語

遞相傳”（ａ＿００４＿１００ｂ），如膏細雨與田間好語交織成最美的田

園風光。再舉以《雨》爲題的二首詩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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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知幾雨，岸幘從衣濕。自喜農有事，時哉要須及。

花間新水生，柳外殘虹立。忽得晚晴詩，茅簷暝痕集。

（ａ＿００４＿０１０ｄ）

細雨自入土，可慰南畝氓。屬兹仲夏望，油然樂自生。

莖葉日益大，已足觀秋成。鼓腹退田野，從兹歌大平。

（ａ＿００４＿３１６ａ）

前者爲春雨，農民把握住幾場春雨，依時耕種，農作物自然欣欣

向榮，而水潤花開柳緑，雨過的彩虹更點綴出一片自然風光，交

織成醇美的鄉居生活，處處充滿詩意。後者由春入夏，細雨滋潤

了大地，農作物涵養得莖葉肥美、緑意盎然，秋收可期，民生自

足，如《莊子·馬蹄》所云“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

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４５〕，上古醇樸生活與天下太平原

是如此容易。而天地無私，雨潤萬物，除了農作物獲得滋長，害

穀的稂莠同樣長得青翠，農民要做的事情就是分辨良莠，如《偶

書》所云：“種下田疇稂莠生，風吹雨潤共青青。分明有箇農家

眼，天道由來祗窈冥。”（ａ＿００３＿５４６ｃ）在雨潤萬物的春夏兩季，

農民的工作就只在去除稂莠，加上由夏至秋的充足日照，接著即

是秋收的歡喜，如《秋日即事》所云：“初秋氣乍涼，餘熱勢難敵。

畝金煉以純，洪爐造化力。膚汗滴如珠，農家喜無極。”（節，ａ＿

００４＿０２０ｃ）把莊稼收成之功歸於天地造化，“故鄉魚稻自風流”

（《聞蟬，是日立秋》，ａ＿００４＿２１５ｃ），即可擁有自足的生活。惟李

穡雖然嚮往《詩豳風》所映現的醇樸業耕生活，也能樂在退隱，

畢竟没有放棄士人 ／詩人身份，如《同年任希座以匏見惠》所云：

豳風斷壺我少讀，民事由來致其曲。同年先生慕周初，

服田南畝桑柘緑。秋來籬落掛新匏，小如杯棬大如櫝。知

我家貧懶學圃，年年持來照窮谷。（ａ＿００４＿１９８ｄ）

李穡不諱言對《豳風·七月》的嚮往只停留在閲讀記憶，由於

“懶學圃”而缺乏“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的體驗〔４６〕，與實際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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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年任希座相較，自然是文人興味多些。即使如此，入仕時期

“雨”仍是與故鄉耕稼的連結，《雨中》云：“出直銀臺信馬回，幽

居獨坐絶人來。雨深病葉時時落，春去餘花續續開……南方旱

甚方行禱，天意蒼茫信大哉。”（ａ＿００４＿００３ａ）那一年的春天，京

城的春雨特别足，影響到植栽的成長，甚至延緩了花開的時序，

夏日對花讀書固然適意，李穡卻掛念起南方缺雨的損禾害稼。

又如《入直省中，聞雨次韻》云：“帷薄涼如水，階空滴到明。種

瓜幽興動，小圃在江城。”（節，ａ＿００３＿５４３ｃ）京城一夜聽雨，心中

浮現的是江城小圃種瓜的景象。甚至聽到雨聲，都彷彿是家中

槽床滴酒的聲音，如《曉雨》云：“曉來風雨灑微寒，簷溜聲中客

夢殘。似聽吾家春酒熟，槽床一夜滴金盤。”（ａ＿００３ ＿５４７ｃ）因

此，李穡對雨的記憶，盡是潤澤萬物、發榮滋長的氣象，如“草緑

江南多好雨”（《即事》，ａ＿００４＿０５４ｄ），“一雨洽塵寰”（《偶題》，

ａ＿００４＿０５５ｂ），“天晴嫩緑遍園林，衆鳥飛鳴送好音”（《天晴》，

ａ＿００４＿２８７ａ）等是，其《雨中》之一更寫出：

雨聲颯颯滿虛堂，午夢初回索筆忙。心淨自無私意起，

一涼恩厚謝蒼蒼。（ａ＿００４＿０５７ｂ）

在午寐中被雨聲喚醒，不同於一般夢斷眠未足的懊惱，李穡不從

個人的感受著墨，反而對雨的消除乾旱炎熱滿懷感恩，自無絲毫

不快意。是以李穡書寫雨中雨後的自然物象，不論是勞力所得

的農産豐美，或是賞心所見的花木扶疏，處處充滿體悟人間好風

光的愉悦，如《雨後二首》的“鵝黄映日柳垂庭，小雨朝來又送

青”，“小桃枝上綻微紅，雨過啼禽又喚風”，細膩摹寫早春的柳

樹因著春雨而由鵝黄轉爲青翠，接著又是桃花新綻、園禽乍啼，

李穡已是“屈指未旬應爛熳”（ａ＿００４＿０９６ａ），想像著春雨潤澤後

的繁花盛景。是以《雨後即事》乃云：“夜來飛雨洒闌干，春夢初

殘曉色寒。開户不知身在處，滿城桃李錦成團。”（ａ＿００４＿０９７ｂ）

一夜的春雨，改變了滿城的物色，桃李花已綻放成一片錦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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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景象，遂與杜甫作了連結，《微雨》云：

微雨庭中暗，輕煙屋上浮。年光近寒食，春澤似酥油。

玩物閑尤甚，吟詩老不休。錦官紅濕處，髣髴想風流。

（ａ＿００４＿４４７ｄ）

寒食前的綿綿春雨，幾日陰霾之後的欣欣草木，閑中玩物，想像

杜甫《春夜喜雨》的“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全唐詩》，卷

２２６，頁 ２４３９），别是一番心境。又如《雨》的“小雨濛濛止又來，

群花爛熳錦成堆”，“春色滿天收不盡”，仍歸結於“曉看紅濕思

工部，賸馥遺芳徧八垓”（ａ＿００４＿４５２ｄ），雨後的滿天春色、繁花

成錦，是李穡年年記憶杜甫的最佳載體。而如此繁花盛景，更使

李穡不斷開拓眼界，《上南山賞花》云：“走上南山頂上看，春風

浩蕩曉猶寒。天如翠幕花如錦，一介書生眼界寬。”（ａ＿００４ ＿

０９７ｃ）冬去春來，山上的早晨猶存寒意，而放眼所見盡是花團錦

簇，李穡深切體認到春雨潤物、大化流行的自然法則，也就無需

爲傷春、惜春而留春了。《春陰》三首之一云：“春陰漠漠午風

輕，緑暗紅殘小院明。微雨乍來看不見，忽聞黄鳥兩三聲。”（ａ＿

００４＿４５６ｂ）春花在春雨中綻放，同樣也在春雨中殞落，此時的黄

鳥聲，恰恰映現了春去夏來的節候變化。李穡特别藉雨來細膩

捕捉春夏交接的光景，《曉雨》之一云：

三月三十日，雨聲如别春。溟濛連碧樹，點滴浥紅塵。

殘花猶萬片，嘉種已千囷。牧隱操觚處，東風似駐輪。（ａ＿

００４＿０９８ｄ）

最後一天的春雨，依然没有停止潤物與滌塵的任務，樹已緑，殘

花猶存，可以預期今年將是個豐收年，詩人乃能放懷飲酒，坐擁

一季好春，更以詩筆留下殘花與嘉種並陳的春景。緊接著夏日

的到來，如《又賦》的“胡蝶落花春已暮，鵓鳩深樹雨初晴”，“四

月清和明日是，更從墻下賞葵傾”（ａ＿００４＿０９９ａ），《即事》説“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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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飄雨春光盡，深樹生煙夏景鮮”（ａ＿００４＿０９９ｃ），李穡並没有沉

浸在花落蝶逝春光盡的感傷中，而極力捕捉春雨潤澤後的深樹

衆鳥，映現出首夏清和的鮮明景象。有二首《即事》詩云：“四月

清和亦快哉，黄鸝語滑暑風來。最憐墻下葵花在，又是今年向日

開。”（ａ＿００４＿２９３ｄ）“流鶯啼處緑林深，夏景鮮明快我心。芳草

和煙靄平野，好風吹雨弄輕陰。”（ａ＿００４＿１８６ｃ）四月節氣正清

和，除了黄鸝聲軟，還有不屬於春花的黄色向日葵，妝點出特有

的孟夏風情。繼續隨著時光流轉，滿眼盎然的緑意招邀了更多

的鳥類，李穡循著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的詩情，徜徉

在芳草平野的夏景中，如《夏日即事》云：

溽暑經過少，靜居長短吟。偶然觀物化，亦復明我心。

蟻陣跳白雨，鶯梭懸緑陰。吾廬信可愛，即是晉陶潛。（ａ＿

００３＿５６６ｄ）

潮濕悶熱的盛夏，降低了人的活動力，李穡仍能藉由“觀物化”

敞開心懷，從而使蟻陣、鶯梭、白雨、緑陰都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同順其性、同遂其生、同樂其境，也就同於陶淵明《讀山海經》的

“吾亦愛吾廬”了〔４７〕。以此心境，夏去秋來，依然是良辰美景，

《雨後紅樹可愛，次韻賦之》云：“雨過秋山葉落多，最憐錦上更

添華。至今膾炙楓林句，始驗紅於二月花。”（ａ＿００３＿５６３ａ）唐人

固多悲秋之作，李穡乃取杜牧《山行》所云：“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全唐

詩》，卷 ５２４，頁 ５９９９）面對秋雨過後的滿山落葉，以鮮妍紅艷點

綴得秋色似錦，反而更添了憐愛之心。《雨過》亦云：“雨過長空

敞碧羅，行雲濃淡尚嵯峨。秋容新沐山如畫，細履樊川放短

歌。”（ａ＿００４＿０５９ｃ）秋雨過後，殘餘的雲也被秋風捲向遠天，長

空是一塵不染的藍，而雨洗後的秋色山容，更顯得風景如畫，也

就更貼近杜牧“坐愛楓林晚”的詩境。李穡詩中的一年三季，都

在雨中顯現不同的風情，如《新春遣興》的“萬物逐時變，情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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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流”（ａ＿００３ ＿５６５ａ），《紀行》的“風吹小雨半空秋”（ａ＿００４ ＿

０９９ｂ），自然極少悲秋之作，也都可見李穡“觀物化”的體悟。李

穡用“雨”連綴充滿生意的春夏秋，面對冬季的到來，有《晦日聞

雨》摹寫秋天的最後一場雨：

白藏欲去玄冥來，夜半禪代何嚴哉。雲旗霧帳中天臺，

雨師亦復清塵埃，天公爲之一笑開。群神授職各有司，不曠

不侵生物孳。我今作詩嘲雨師，滕六將至君何爲。（ａ＿００３＿

５６３ｂ）

詩爲七古，句句用韻，前五句以擬人的筆法，把秋天的最後一夜

寫得極其慎重，雨師仍然盡職地扮演清塵的角色，並以天公的志

得意滿，帶出諸神的各有職守，同時由灰韻轉爲之韻，以諸神各

自遵循職守在於確保“生物孳”，因而對於冬季雪至後的凍殺萬

物，李穡乃以嘲諷的口吻質問雨師的無所作爲。因此，對於傷禾

害稼的非時 ／過量之雨，李穡除了寫出“大雨既傷稼，民生誠可

哀。滂沱又不止，咎徵安在哉”（《八月初一日雨》，ａ＿００４＿０５９ｂ）

的呼籲，《秋雨歎》更提出“玉皇案前誰侍筆，請記農家流日程。

惰者甘心向溝壑，他人苦語神其聽”（ａ＿００４＿０６３ｂ）的哀告，而一

放晴即作《秋雨歎成篇，天霽景明，神形爽快，又作秋陽歌》，有

“年年農家得大熟，鼓腹不復愁妻孥”（ａ＿００４＿０６３ｃ）的欣喜，可

見李穡的物候感知，潤物發榮、滋養萬民始終是關注的核心。至

於《又吟》中更以時雨與秋颱作對照：“雨細久自潤，風輕微有

聲。物生遂暢茂，夭夭爭發榮。垂衣拱淵默，禮義陶人情。神化

自無迹，海宇煙塵清。風雨忽暴至，摐摐如甲兵。高木倒且折，

奔流壞南城。嗚呼白髮叟，卧病蓬窗明。冥心每自禱，歲月今幾

更。”（ａ＿００４＿０５９ｂ）潤物好雨的特性在細在久，而草木就在雨的

潤澤中，生長暢茂、夭夭爭榮，映現出天不言而百物生焉的自然

法則。由於三韓受東亞季風的影響，秋季颱風頻繁，充滿毁滅性

的暴風雨，造成拔樹、毁屋、壞城的危害，留下中原詩歌少見的颱

１７３海外傳衣鉢　



風資料，都可見李穡詩歌在物候感知上的敏鋭。

（二）順性得時的生活樂境

李穡主張事天如事親，除了展現在農耕上的潤物發榮，在生

命體悟上也有其物理，如《雜詠》云：“南山當我窗，有樹生其顛。

朝昏逞媚嫵，風日涵清妍。葉間遺好音，黄鳥時方遷。念此坐長

歎，物理由自然。奈何昧出處，順序當事天。”（ａ＿００４＿２９４ｄ）全

詩由陶淵明詩意而出，由《飲酒》之五的“悠然見南山”與 “山氣

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停雲》卒章的“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

翮閑止，好聲相和”〔４８〕，構設出景氣清和、物我同化的生存境界，

而如此境界就在順序事天中，隨處映現的自然物理。其中“黄

鳥”更遠溯爲憫行人勞瘁而作的《詩·小雅·綿蠻》，李穡另有

詩題引《大學》孔子釋《詩》云：“綿蠻黄鳥，止于丘隅。夫子釋之

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ａ＿００４＿２９６ｃ），即是深切感慨人類困

於行役，已經失去了鳥類“知其所止”的自然物性，如《曉起》所

云：“參贊神功誰得識，屈伸妙理自難求。不知黄鳥將何意，啼

送綿蠻不肯休。”（ａ＿００４＿３１６ｄ）以綿蠻黄鳥重新喚起人們的記

憶，回歸參贊天地化育的自然法則，即可盡情享有自然美景，如

《晨興二首》的“百鳥喧春陽，群花敷露華。聲色自無私，天下方

一家”（ａ＿００４＿１３４ｂ）；《野花》的“野花隨處不知名，蕘叟樵童眼

界明。豈必上林爲富貴，天公用意自均平”（ａ＿００４＿３１７ａ）；《看

花》的“造物乘除應有意，緑陰芳草勝花時”（ａ＿００４＿４０６ｃ）；《蟬

聲》的“春花秋蟲我耳目，紛紛萬物皆生成”（ａ＿００４＿４６６ａ）。造

物無私，春天的遍野花開，夏天的緑陰芳草，秋天的盈耳蟲鳴，能

親切品賞良辰美景，人們即可容易地棲居詩意大地〔４９〕。李穡更

拈出孔子與弟子言志的浴沂風詠做爲詩意棲居生活的典範，

《自傷學之未至也，求諸日用中吟成二首，以致其力焉》云：

春風和氣中，發榮得其時。雖然曾氏魯，千載我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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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０４＿０２４ｄ）

李穡把文字之學落實在生活日用中，回歸春風春雨的潤物發榮，

映現出天不言而造化流行的自然法則，並以《論語·先進第十

一》所載録的師生言志，認定所有的學理建構與施政作爲，都在

尋求一個太平安樂的生活空間，在孔子弟子中並不耀眼的曾點，

乃能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５０〕，獲得孔子青睞，説明太平安樂並非難以

達成的目標，人人只要能够順性得時，即可享有如春風浴沂般的

詩意棲居生活。李穡更直接以“舞雩風詠吾家事”（《用前韻》，

ａ＿００４＿１５１ｂ），展現其實踐典範的工夫，如《過柳巷飮，醉歸有

作》之二云：“東風浩蕩入茅簷，老牧春詩日日添。元氣周流曾

不歇，已知和暢及飛潛。”（ａ＿００４＿１４２ｂ）李穡以大量的詠春之

作，映現出年復一年的四季流行，沉酣在浩蕩春風中，日日有新

詩。即使是有病在身，依然不改春風浴沂的心境，如《自信》云：

“病中身已憊，默默省吾心。具體天然妙，逢原自得深。莫春曾

點瑟，流水伯牙琴。所樂誰能識，清風蓋古今。”（ａ＿００４＿３８２ａ）

生病的身體疲憊感，不曾妨礙心靈的暢達，善體順性得時的自然

法則，自可跳脱暮春流水的傷春歎逝俗調，檢視歷史長流，曾點

言志的春風浴沂，再加上伯牙鼓琴的志在流水，都在浩蕩清風中

連結成一片生存樂境。而這一片清風，也未必只在春天吹拂，如

《有感》云：

閑知芳草尋常有，靜愛浮雲自在行。物我兩間看得透，

自然心迹頓雙清。古人今人若流水，文章道德知誰雄。新

秋涼氣滿天地，煙水沙月相爲籠。身閑便是此心閑，胡不佩

壺携冠童。（ａ＿００４＿３２４ａ）

芳草浮雲都是尋常物，也都各自榮枯來去。李穡先以“閑知”、

“靜愛”的個人覺知與品味，建立物我相親相得而又能自遂其

性、自得其所的生存樂境。接著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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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看似建立在以新變求代雄的規則上，實則人類文明史只成

了一部不斷被取代的更迭史。因此，李穡回歸天不言而四時行

焉的自然法則，隨著春去秋來的時光流轉，浴沂風詠的詩意生活

並不僅局限在春天或白日，能夠擁有閑適的身心，不論秋涼天地

或煙水沙月，都可以是冠童偕遊的詩意生活。《參差歌》之二更

指出：“面對大賓説契闊，爲謝造物由來公。梅開自早菊自晚，

乾坤何處非春風。”（ａ＿００４＿３１６ｂ）政治上的語言固然有許多推

衍空間，李穡則以造物無私作對應，不論是早春的梅花或晚秋的

菊花，俱如前一小節所闡釋的時雨潤物景象，依此而言，乾坤自

然是處處皆春風了。餘如《靜坐一首》的“靜裏乾坤體得真，冰

堆雪積自藏春”（ａ＿００４＿３８３ｂ），《發歎》的“四時和氣皆春風”

（ａ＿００４＿３０９ｄ），《有感》的“春生祗在堅冰内，陽動方知大極初”

（ａ＿００４＿２６１ｂ）等，皆是此意，自然就無須感時傷逝、悲秋傷春

了，而生命自可沈酣在詩意生活的樂境中。因此，李詩中著意降

低言語的主觀辨析，極力揚升身體的視聽感知，如《漫成》云：

理隱無形如目視，言難動舌已心傳。機關不是吾家事，

坐對南山雨滿天。（ａ＿００４＿３２５ｂ）

語言文字難以表達的至理，李穡放棄人爲的語言辨析，以一句

“坐對南山雨滿天”，任由身體的視聽感知，把自己融入雨的潤

澤萬物與山的悠然自在，目擊道成，目視心傳，人與天地萬物乃

能同順其性、同遂其生、同得其所、同樂其境。李穡詩中隨處可

見類似化境，如：“雨聲滿榻南窗白，靜坐悠然道味濃”（《即事》，

ａ＿００４＿３２７ａ），“緑樹參差鶯語亂，箇中情興儘悠悠”（《曉吟》，

ａ＿００４＿３２９ｃ），“想看荷露池波靜，記取松風澗水鳴”（《曉雨》，

ａ＿００４＿３３３ｄ），“過了重陽風月好，黄花醉興未曾闌”（《晨興》，

ａ＿００４＿２４９ａ），“心與秋清初去穢，眼因山碧更增明”（《自詠》，

ａ＿００４＿３５８ｂ），“閑中今古須涵養，緑樹清風吹鬢絲”（《遣興》，

ａ＿００４＿２００ａ），“轉得化工無盡藏，清風明月自相隨”（《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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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０４＿３９２ｂ）等，放任身心盡情感知以時變化的物候，展現出各

自豐美的清姿，而詩人也就能任憑春去秋來、年華逝水，詩意棲

居的生活樂境恒常不變，如《對花有感》所云：“花木園中次第

春，石榴紅綻照窗新。浮生自與風光轉，誰問今人與古人。”（ａ＿

００４＿４２１ｂ０）園中花木順時發榮，古人今人自與風光共流轉，行止

歸於自然，最能貼近天心。遂如《雜詠》所云“感時因物暢精神，

老我依然世外人”（ａ＿００４＿２２９ｂ），做一個無求無機關的世外人，

感時因物皆能暢精神。甚至以“天然”自居，如《微雨題六言三

首》之二所云：“雨映青山獨立，鶯啼白晝閑眠。身與世俱淡泊，

人呼我曰天然。”（ａ＿００４＿４１３ｃ）首二句可以有多種組合：雨映鶯

啼，青山獨立，白晝閑眠；或者雨映青山，鶯啼白晝，獨立、閑眠皆

自得。關鍵在於降低人爲的拘限與牽絆，自然就能貼近天心，如

《狂吟》所云：

我本靜者無紛紜，動而不止風中雲。我本通者無彼此，

塞而不流井中水。水兮應物不迷於妍媸，雲兮無心不局於

合離。自然上契天之心，我又何爲兮從容送光陰。有錢沽

酒不復疑，有酒尋花何可遲。看花飮酒散白髮，好向東山弄

風月。（ａ＿００４＿２７７ｂ）

李穡一方面從自然天性上説，以“靜”與“通”的本性，與自然界

的“雲”與“水”作照映：雲因風而流動不止，水因井而閉塞不

流，但因爲水與雲的無心應物，乃能不迷不局，依然擁有清明的

自性。李穡體悟到如此天心，另一方面又以李杜飲酒看花弄風

月的故實，包括杜甫與鄭虔的“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醉

時歌》，《全唐詩》，卷 ２１６，頁 ２２５７），仿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句》而作《早春寄呈伯父》的“草色青青柳色黃，尋春日日祗顛

狂。丁寧莫遣花開盡，花欲開時興最長。”（ａ＿００４＿００３ａ）還有對

酌花開、扁舟散髮的李白，以及高卧東山三十春的謝安，都成了

達者典範。《幸哉歌》聚焦了更多的典範人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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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與清風明月共婆娑，我當與青山白雲同吟哦。春

風桃李政爛熳，馳我紫騮鳴玉珂。看花遊遍鳳城中，兒童拍

手笑老翁。倒著接籬日欲落，歸來半酣雙頰紅。形容太平

好氣像，童冠暮春沂水上。當時曾點老而狂，舍瑟起居今可

仰。（ａ＿００４＿１５３ｂ）

李穡以倒著接籬的白行簡、浴沂風詠的曾點爲典範，圍繞著拍手

兒童、春服童冠，放情與清風明月、青山白雲、春風桃李共顛狂，

共譜太平氣像。而尚想虞唐更成了李穡的老年事業，如《即事》

云：“靜坐枯株兀，沈思白日長。蜘蛛時掛户，鳥雀或登床。僻

陋山横翠，炎蒸雨送涼。老年真事業，渺渺想虞唐。”（ａ＿００４ ＿

２１３ｂ）上古的醇樸生活，無需太多人力作爲，與蜘蛛、鳥雀同室

而處，山爲屏，雨送涼，悠然沐浴在自然物候中，如《寂庵記》所

形容：“大極，寂之本也，一動一靜而萬物化醇焉。人心，寂之

次也，一感一應而萬善流行焉。”（ａ＿００５ ＿０４８ｃ）萬物化醇，物

我同生，以人心感應太極，人與萬物各得其自然之妙，萬善乃

得以流行。與李穡在三韓所極力倡導的朱子性理之説，特别

是朱熹主張的“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５１〕，恰相呼應，而

李穡《伯中説贈李狀元别》的“存天理，遏人欲，皆至其極，聖

學斯畢矣”（ａ＿００５＿０８３ｄ），即屬義理的推衍，詩歌則是更爲具

體的生活實踐。

四、 結　 　 語

李穡在詩學傳統的建構上，有意以上古的天人合一觀念爲

核心，其標舉杜詩爲“正宗”的憑據，乃在呼應詩歌源頭《南風》

之歌，喚起順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特别舉黍

與芹爲例，强調詩歌作品不能悖離民生，尤在於映現天地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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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全文先梳理由杜詩典範到落落餘師的唐詩接受，分别從

回歸自然法則的學杜逕路、風月無涯的落落餘師兩方面加以論

析；進而探討由潤物發榮到順性得時的物候感知，提出潤物發榮

的自然物象、順性得時的生活樂境兩個論題。李穡藉由體現杜

甫“賦物”而來的自然物候感知，回歸參贊天地化育的自然法

則，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浴風舞雩的生存樂境，使勞

力所得的農産豐美，與賞心所見的花木扶疏，並列而成爲最深微

而親切的詩心，從而跳脱抒情傳統所側重的“傷春”、“悲秋”主

題，體現出以春天爲主軸的物候感知，映現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時

的物理。李穡把語言文字難以表達的至理，任由身體的視聽感

知與自然相親，目視心傳，建立物我相親相得而又能自遂其性、

自得其所的生存樂境，也恰是其朱子性理之説的具體實踐。歐

陽玄許爲海外傳衣鉢者，洵非虛言。

（作者：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注釋：

〔１ 〕　 李穡《自叙，録呈圓齋》有“我少北遊慕華風”句，詳見李穡：《牧隱藳》（韓國

文集叢刊本，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１９９０ 年）；又“韓國古典數據庫”

（ｈｔｔｐ：／ ／ ｄｂ． ｉｔｋｃ． ｏｒ． ｋｒ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ｂｉｚＮａｍｅ ＝ ＭＭ），ａ ＿００４＿２８３ａ。《牧隱藳》

收録有《牧隱詩藁》３５ 卷，《牧隱文藳》２０ 卷，以及序文、年譜、行狀、神道碑、

碑陰記、畫像贊、賜祭文等生平資料。爲避繁瑣，以下引文凡出自本書者，隨

文加注。

〔２ 〕　 李穡父李穀，仕元爲中瑞司典簿。李穡於元惠帝至正元年（１３４１）中成均試

詩科，至正八年（１３４８）赴大都，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

二月中會試，三月殿試中第二甲第二名，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郞，同知制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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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國史院編修官。歸國後，上書言時政，深得恭愍王賞識；洪武元年（恭愍王

十七年，１３６８）一度入獄，洪武二十二年（恭讓王元年，１３８９）以後更是屢蒙貶

宥，以至於卒。參見《牧隱先生年譜》，收入《牧隱先生文集》（ａ＿００３＿５０２ａ）。

〔３ 〕　 筆者另有《李穡學詩的幾番轉折及其詩學取徑———〈牧隱詩藁〉研究之一》，

（ 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１． ３０］， ，頁

４１—７１）。

〔４ 〕　 歐陽玄（１２８３—１３５７），號圭齋，元代文史名家，凡六入翰林、兩爲祭酒，編修

有四朝實録，同時擔任遼、金、宋三史總裁官。

〔５ 〕　 李穡一再言及“尊中國”（《送偰符寶使還詩序》，ａ＿００５＿０７５ｂ；《謝復位表》，

ａ＿００５＿０９１ａ；《廣通普濟禪寺碑銘并序》，ａ＿００５ ＿１１４ａ）、“尊崇中國之心”

（《請子弟入學表》，ａ＿００５＿０９５ｄ０），可見一斑。

〔６ 〕　 李詹：《牧隱先生文集序》，收入《牧隱先生文集》（ａ＿００３＿５０１ａ）。

〔７ 〕　 如衷爾鉅：《理學“衣鉢海外傳”的歐陽玄———一位久被忽略的朱子學高麗

傳宗師》（《孔子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頁 ８３—９０）、陳來：《李牧隱理學思想

簡論》（《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５ 卷第 ４ 期，２００６ 年，頁 １１—１７）、

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２０１０ 年）等，其中林月惠專書《導論：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的開展》，對中國

臺灣與大陸學界的韓國儒學的研究成果，有精細剖析。至於學位論文如徐

付：《高麗末年儒學家李穡及其〈牧隱稿〉研究》（内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２０１０ 年）、王方：《高麗詩人李穡漢詩中儒家風範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

論文，２０１２ 年）、王喜雙：《李穡漢詩對中國文化的借用形式研究———以〈牧

隱詩藁〉卷三爲中心》（吉林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３ 年）等，主要探討李穡對儒

家傳統思想、人物典故的接受和應用。專門研究李穡詩的論著，有宋政憲：

《陶淵明與李穡詩之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１９８４ 年）、卞鍾鉉：《李穡漢詩 風格研究》（《韓國學報》１９，２００６． ６，

頁 ４１２—４３７）等，相形少了許多。

〔８ 〕　 李昤晨《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實學派對〈論語〉的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

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２００９ 年），頁 ４７、４８。

〔９ 〕　 如云“吟哦殊有味”（《述懷》，ａ＿００４＿１１０ｂ０），“竟日吟不休”（《新春遣興》，

ａ＿００３＿５６５ａ），“一味吟詩老不休”（《自詠》，ａ＿００４＿０５２ｃ），“句迴安樂窩中

地，牧隱如今只有詩”（《自詠》，ａ＿００４＿０４４ｄ），“雨滴茅簷夜坐清，寂寥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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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詩情”（《即事》之三，ａ＿００４＿０９１ａ），“時時謳吟足興味，詩魔又欲同生死”

（《解事漢》，ａ＿００４＿３１１ｂ）等。

〔１０〕　 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２ 年），卷 ５，頁

４３ 下。

〔１１〕　 同上書，《論語·述而第七》：“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卷 ７，頁 ６０

上）又《論語·鄉黨第十》：“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

也。”（卷 １０，頁 ８６ 上）

〔１２〕　 “九儒十丐”一詞，出自謝枋得（１２２６—１２８９）《送方伯載歸三山序》與鄭思肖

（１２４１—１３１８）《鐵函心史》，雖非實録，仍廣爲流傳。

〔１３〕　 孟棨：《本事詩》（《歷代詩話續編》本，臺北：木鐸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頁

１４—１５。

〔１４〕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筆者亦撰有《杜

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中華文史論叢》總 ９４ 輯，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頁 ３７—７２）、《記夢、謁墓與前身———唐宋人學杜的情

感徑路》（《成大中文學報》第 ２８ 期，２０１０ 年，頁 １２５—１５６）。

〔１５〕　 如“文章可是立功名，自笑儒冠大瘦生”（《南新店》，ａ＿００３＿５２７ｃ），“秋來不

耐鱸魚興，搔首風塵大瘦生”（《送安少監按廉入城迴，次田起居韻》，ａ＿００３＿

５６２ｃ），“病客重游大瘦生”（《絶句》，ａ＿００４＿０８７ｂ）等。

〔１６〕　 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琴賦并序》題下注引《尸子》曰：“舜作五弦之

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臺北：文化圖書

公司，１９６９ 年），卷 １８，頁 ２３９。

〔１７〕　 王肅：《孔子家語》（《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 年），

《辯樂解第三十五》，頁 ４１。

〔１８〕　 司馬遷：《史記》云：“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

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５ 年），卷 ２４，

頁 １２３５。

〔１９〕　 趙歧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

館，１９８２ 年），卷 ８ 上，頁 １４６。

〔２０〕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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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３ 年），卷 ７０，頁 ２７３５。

〔２１〕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９ 年），卷 ２２１，頁 ２３３１。爲避繁

瑣，以下引文採隨文加注卷頁。

〔２２〕　 黄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 年），卷 １７，無頁碼。

〔２３〕　 筆者另撰有《杜甫士 ／農越界的身份認同與創作視域》，收入《回車：中古詩

人的生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２００７ 年），頁 １９９—２８０。

〔２４〕　 同注〔１８〕，參見《公孫丑上》（卷 ３下，頁 ６５—６６）、《告子上》（卷 １１上，頁 １９５）。

〔２５〕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５ 年），卷 ７０，頁 ３３００。

〔２６〕　 陳壽：《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４ 年），卷 １３，頁 ４１８。

〔２７〕　 同注〔３〕。

〔２８〕　 趙歧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告子下》：“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趙岐注云：“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

也。”（同注〔１８〕，卷 １２ 上，頁 ２１０）李穡《即事》亦云：“七言警句採唐詩”、

“自知古學規模别”（ａ＿００４＿０８３ｂ），從不同詩人身上學到不同的規模體式。

〔２９〕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６ 引《鍾山語録》載王安石語：“白詩近俗，人

易悦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説婦人與酒。”（臺北：長安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頁 ３７。

〔３０〕　 李白《采蓮曲》原詩如下：“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

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

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全唐詩》，卷 １６３，頁 １６９３）

〔３１〕　 李肇《唐國史補》記載：“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絶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

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卷中，頁 １８０。

〔３２〕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昇出版公司，１９７０ 年），

頁 １７２。

〔３３〕　 韓愈《平淮西碑》：“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

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收入《韓昌黎集·韓昌

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卷 ７，頁 ２７４—２８０。

〔３４〕　 崔致遠《討巢賊檄》，收入董誥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卷 ７６７，頁 ３５３７。

〔３５〕　 同注〔３３〕，卷 ４，頁 １５３—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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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韓昌黎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７，頁

３１１—３１２）

〔３７〕　 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經書括根本，史書閲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

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强梁。”（《全唐詩》，

卷 ５２０，頁 ５９４２）

〔３８〕　 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編校、簡宗梧主編：《全唐賦》（臺北：里仁書局，２０１１

年），頁 ３８０４—３８０５。

〔３９〕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喜以杜甫“沉鬱頓挫”評詞，其評陳維崧詞能沉不能鬱，

云：“發揚蹈厲，而無餘藴，究屬麤才。”（《詞話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

１９８０ 年），卷 ３，頁 ９。

〔４０〕　 李穡《古風一首》有云：“庖犧察地理，宣聖繫易辭。艮山滿坤地，東走成高

麗。”（ａ＿００４＿０８３ｂ）乃從地理位置説明高麗與中原的關係，把人文之源溯自

庖羲觀察天文地理而作的八卦，使三韓具有會萃東方人文的地位，從而提出

東方之文的建構。參見注〔３〕。

〔４１〕　 如王維《寒食城東即事》有“鞦韆競出垂楊裏”（《全唐詩》，卷 １２５，頁 １２５９），

杜甫《清明二首》有“萬里鞦韆習俗同”（《全唐詩》，卷 ２３３，頁 ２５７７）等。

〔４２〕　 元稹：《元稹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１９８３ 年），卷 ５６，頁 ６００—６０２。

〔４３〕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２ 年），頁 ２８０—２８６。

〔４４〕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１９８０ 年），頁 １１—１２。

〔４５〕　 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 年），外篇《馬蹄第九》，

頁 ３３６。

〔４６〕　 同注〔４３〕。

〔４７〕　 同注〔４２〕，頁 １３３。

〔４８〕　 同注〔４２〕，頁 ８９、１１—１２。

〔４９〕　 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摘出荷爾德林詩句：“充滿勞績，然而人詩

意地 ／棲居在這片大地上。”（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０ 年，頁 ３６）乃從哲學上

顯現存在的意義。

〔５０〕　 同注〔９〕，卷 １１，頁 １００。

〔５１〕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９ 年），卷 １２《學六》，卷 １３《學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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